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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与意气风发，共事同侪难忘他的远见卓

识与执着担当，广袤的星空、无垠的宇宙

已轻轻敞开怀抱，将他拥入绮丽的天际。

如今，FAST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突

破1000颗，来自宇宙的奥秘就这样被听

见、被解读、被述说。清华园里，仍有志

同道合的青年学子并肩遥望天际，渴望终

其一生，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

2018年秋，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第

79694号小行星命名为“南仁东星”；

2019年秋，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

国家荣誉称号；2025年秋，八年级语文教

材新增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

南仁东的“追星”足迹，将在一次次仰望

与讲述中，被时时铭记。

八年已过，再呼唤一声“学长！”也

许会有星光从银河深处传来——那是他的

回应，轻快、明亮、永不熄灭。

2025年10月3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陈维仁同志逝世，享年101岁。
陈维仁，1924年3月出生于云南武定

县。1944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1月
在清华大学加入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
济系。历任《人民日报》编辑，中共中央
党校办公室副主任、文史教研室副主任、
进修部主任、副校长。1994年3月离休。
本刊摘编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程冠军文章，以表
达对陈学长的深切缅怀。

陈维仁早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后毕

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宽厚正直，宠辱不

惊——用这八个字形容陈维仁是最恰当不

过了。

陈维仁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

上了两个有名的学校，先后跟了三个好人

当秘书。陈维仁所说的“两个有名的学

校”是指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他所说的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的秘书生涯
○程冠军

“三个好人”一个是原《人民日报》总编

辑、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史学家邓

拓；一个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另外一个就是曾任

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

耀邦同志。

狮子山走出清华学子

云南楚雄自治州的武定县，有一座被

称为“西南第一山”的狮子山。1924年

3月4日，陈维仁出生在狮子山下的一个小

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的陈维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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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里。童年时代，陈维仁读书就十分刻

苦，以至于上私塾时，眼睛就开始高度近

视，到了中学已看不清黑板。但因为家境

不好，又配不起眼镜，只好总坐在教室第

一排的位子上。

1944年7月，陈维仁考取了西南联合

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烽火中，由北大、

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抗战

胜利后，因反对内战，昆明爆发了著名的

“一二·一”学生运动，思想进步的陈维

仁与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到了这场“反内

战、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西南联大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

爱国人士。这些学者中，陈维仁印象最

深的就是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时，费孝通带领学生在

街头演讲，子弹在头顶飞来飞去，但他却

毫无惧色。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

陈维仁是最后一批离校的学生，6月底他

与同学们北上清华。

在清华大学期间，陈维仁继续学习经

济学。陈维仁对清华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听

陈岱孙教授讲课。陈岱孙受过西方教育，

他讲课非常严谨，个子高而挺拔，目光炯

炯，每次上课总是西装笔挺，夹着光亮的

皮包。他走上讲台，先是放下包，转身在

黑板上用英文写下所讲的题目，然后再转

过身来解开金光闪闪的手表放在讲桌上，

便开始讲课。陈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口若

悬河，头头是道，且没有一句废话，一直

到最后一句话讲完，恰好下课的钟声也响

了。陈维仁说，当时同学们都说，如果陈

先生讲课结束，钟却没有响，那一定是钟

出了毛病。这个猜想还真的发生了，有一

次，陈岱孙说完“下课”之后，钟竟然没

有响，最后发现真的是钟出了故障。

给邓拓当秘书

1947年，陈维仁在清华加入了民主青

年同盟，次年8月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49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届

学生提前一年毕业，陈维仁的愿望是随解

放军南下，但党组织却给他分配了另一

个重要任务：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作

为党中央机关报，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去

《人民日报》，陈维仁就到《人民日报》

去当了一名编辑。

同年秋天，37岁的邓拓到《人民日

报》担任总编辑（社长为范长江）。1954

年，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谢彼洛夫跟随

赫鲁晓夫访华，报社安排陈维仁为邓拓整

理谈话记录。邓拓对陈维仁的工作非常满

意，便决定让陈维仁做自己的秘书。

邓拓为人和善，说话时总带着微笑，

一派学者风度。刚做秘书工作时，邓拓找

陈维仁谈话说：“做秘书事务性的东西太

多了，你本来应该在业务上有所发展，但

不要着急，你也可以写文章。”

195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

周年纪念日。之前，邓拓对陈维仁说：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人民日

报》要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你来写。”陈

维仁感觉这个担子不轻，忙说：“我不了

解孙中山逝世的情况啊？”

邓拓微笑着说：“你可以到国家图书

馆查找一下当时的报纸，看一下群众对孙

中山先生逝世的反响，然后就会写这篇文

章了。”陈维仁心中十分激动，这分明是

手把手教自己写文章啊！

陈维仁依邓拓所言，写好稿子于3月

10日下班前交给邓拓。邓拓说：“你先回

去吧！我晚上看大样时再看。”虽然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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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但陈维仁心中还是没有底，回到家还

一直忐忑不安。

第二天早上，陈维仁一到报社，就看

到自己写的稿已经邓拓的修改并排出了清

样，题目是《人民对孙中山的悼念》。翌

日，这篇3000字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

全文发表。

给林枫当秘书

1959年3月，陈维仁被安排到中央党

校59班学习。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曾担

任过刘少奇秘书的林枫。林枫不仅担任中

央党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同时还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3年，党校

领导找正在学习的陈维仁谈话，让他留在

党校为林枫同志当秘书。

陈维仁说，林枫在任校长期间，做了

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着力改造了党校的知

识结构，让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蒋南翔

在全国著名高校发通知，挑选一批年轻干

部充实到党校的各个教研室。他以“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的理念改善了党校的自

然环境和知识结构。如今的中央党校树木

成林、景色宜人，林枫同志功不可没。

“文革”期间，林枫遭到残酷迫害，

被撤销中央党校校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并

被抄了家。1968年3月，受尽非人折磨的

林枫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2年才

得以出狱。由于林枫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

残，出狱后一直住在北京医院。1977年9

月28日，生命垂危的林枫在病床上见了自

己的老部下陈维仁和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最后一面，之后便离开了人世，终

年71岁。林枫同志的冤死，对胡耀邦的刺

激非常大，更坚定了他拨乱反正、平反冤

假错案的决心。每当提到与林枫的最后一

面，陈维仁总是禁不住地流泪。

给胡耀邦当秘书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

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

长，主持全面工作。

胡耀邦到党校时，陈维仁还属于“靠

边站”的人。当时他正在香山劳动。中央

党校组织部来找他谈话说，胡耀邦来党校

需要一个文字秘书，让他回校工作。

陈维仁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77年5月

2日，正值五一放假后的第二天。陈维仁

来到胡耀邦的办公室，胡耀邦一抬头首

先看见了陈维仁，便微笑着问：“同志你

找谁？”陈维仁已经猜想到眼前的这个人

是胡耀邦同志，便说：“耀邦同志你好，

我是陈维仁。”胡耀邦一听马上兴奋地

说：“我等你好久了！你来了。”然后他

顿了一下，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文字材料半

开玩笑地说：“我正在做你的工作。”陈

维仁便不再拘束，赶快跑过去与胡耀邦握

手。此后，陈维仁跟随着胡耀邦在中央

党校开始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日日

夜夜。

解放思想首先是从创办《理论动态》

开始的。胡耀邦到党校不久，便提出“要

创办一个刊物”即《理论动态》，办刊人

员都是胡耀邦亲自挑选的。为了办好《理

论动态》，胡耀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

常为《理论动态》出题目、出思路、与大

家一起讨论，并亲自修改文章。使《理论

动态》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党内最有影响的

理论刊物。他把《理论动态》作为拨乱反

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武器，要把“被颠倒

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治是非再颠倒

过来”。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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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党、全国

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打开了思想

解放的闸门。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胡耀

邦同“两个凡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惊心

动魄的斗争。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

命家支持和推进了这场大讨论。1978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

讨论作了评价，标志着这场讨论取得了最

后胜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序幕。

一边解放思想，一边复校。陈维仁跟

着胡耀邦，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在开展解

放思想的讨论中，胡耀邦提出了“不抓辫

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

“四不”主义，消除了大家的顾虑，对思

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思想的

同时，胡耀邦已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的

工作。在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面，胡耀邦大

胆创新，先后开办了老年离退休干部班、

老干部文化班、新疆班，并且着手为党的

事业培养接班人，开始创办中青班。

除了做好各项工作外，胡耀邦始终

坚持读书。这方面，对陈维仁的影响很

大。胡耀邦不但读书多，而且阅读速度非

常快。陈维仁发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放

着一套《列宁全集》，重要的地方都作

了标记。他提倡“每个干部要读2亿字的

书”。一次，陈维仁问起这个话题，胡耀

邦对他说：“每天坚持读几个钟头，几万

字不多嘛！这样日积月累，2亿字不算多

吧！”后来，胡耀邦每个星期回家几乎都

给陈维仁捎两本书回来。

陈维仁说，当时虽然自己是胡耀邦的

文字秘书，但很多讲话稿耀邦都亲自写。

他胸怀坦荡，敢讲真话、讲实话，反对空

话、套话。陈维仁平时大量的工作是帮助

胡耀邦拆阅信件。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堆

积如山，给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的特别多。

用胡耀邦的话叫“冤案如山，步履艰难”。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

部长，仍然兼任中央党校的领导职务。这

段时间陈维仁就成了胡耀邦与中央党校的

联络人。在中组部，为了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每周开一次碰头会，中央党校一般

都是由陈维仁参加。对于一些找胡耀邦反

映情况的人，胡耀邦说：“你们找不到我

可以找陈秘书。”其后，胡耀邦先后任中

宣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总

书记直到中共中央主席。无论职务如何变

动，他一直不忘中央党校，一直把陈维仁

作为他与中央党校的联络员。

1988年8月，已从中央领导岗位退下

来的胡耀邦在烟台疗养。陈维仁恰好也去

了烟台，于是他便去看望了这位平易近人

的老领导。一见面，陈维仁就问胡耀邦：

“每天晚上还能坚持走一万步吗？”胡耀

邦说：“现在只能走七千步了。”这天

中午，胡耀邦留陈维仁在东山宾馆共进午

餐。席间，胡耀邦问陈维仁的工作情况，

陈维仁说，他已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位子

上退到了二线。胡耀邦说：“退下来就要

好好休息，第一是长寿，第二是长寿，第

三还是长寿。”

过了三天，陈维仁又去东山宾馆看耀

邦。一进房间，耀邦就十分高兴地说：

“你来了！听说你要来，我昨晚一夜没睡

着！”然后他走到桌子旁拿出一张写好的

字说：“我写了一首诗送给你。”陈维仁

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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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赢蓬。

胡耀邦九月一日

看到耀邦赠给自己的诗，陈维仁非常

感动，回到宾馆，他几经琢磨步着耀邦的

诗韵和诗一首：

欣逢盛世喜相逢，潜心遵嘱作秋翁。

不入飘渺神仙界，青山仰止到黄蓬。

9月3日，陈维仁把这首诗转交给了耀

邦夫人李昭同志。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陈维仁说，我本

来是学经济学的，但在经济学上却无任何

建树，因此谈起经济学，我很惭愧。然

而值得欣慰的是，我这一生跟随了三位好领

导，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人生教义。

钱锡康，1936年9月18日出生，江苏
吴江人。1958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后留
校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后勤党委书记、校党委常委、校史编委会
委员，研究员。1992—2015年担任清华校
友总会第三、四、五、六、七届理事会理
事。1998年到校友总会工作，任《清华校
友通讯》主编至2007年，后继续在校友总
会从事研究工作至2015年。

2025年10月27日，钱锡康同志因病在
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一位永葆青春的共产党员

——沉痛悼念钱锡康同志

○本刊编辑部

钱锡康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

教育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清华大学工

作的57年间，他历经多个岗位，始终以学

校育人事业为宗旨，用行动诠释了永葆青

春的党员本色。从后勤改革的开拓者到校

友工作的深耕者，他传承清华光荣传统和

优秀历史文化，书写了一部共产党员的奉

献之歌。

服从安排，辗转多岗

1936年，钱锡康出生于江苏吴江，后

随家人搬迁到上海。父母对他细心培养、

严格要求，同时，他受到从清华毕业的姑

父和舅舅的影响，对清华产生了向往。

1953年，《解放日报》刊登了清华录取名

单，钱锡康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高兴得跳了

起来。他从上海出发，三天转了四次火

车，抵达北京。后来，他时常回想起这段

经历。

来到清华，钱锡康被分配到土木系给

排水专业。在大学五年的25门课程中，他

拿下24门课程的满分，成为同学们请教功

钱锡康同志


